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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
’

冯胜利

哈佛 大 学东亚 系 波 士 顿

提要 现代汉语里
“

军马饲养方法
”
一类构词形式层出不穷

,

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

然而
,

无论从句法
、

语义

或是重音上来说明该形式的组合原理
,

均难以解释为什么动宾结构如
“

饲养军马
”

必须倒置才能构成合法的名

词
’

饲养军马方法
,

而同属动宾的
“

养马
” ,

如果倒置则必不合法
’

马养法
。

本文认为 其中的奥秘就在韵

律
,

但不是词的重音
,

而是音步实现的方向
,

是音步组向
“

左起构词
” 、“

右起为语
”

以及
“

无向音步
”

之间交互作

用的结果
。

文章最后指出 汉语韵律构词的根本是音步而不是重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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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构词学的证据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
,

下面的构词方式及其能产性
,

早就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关注
。

譬如

军马饲养方法 首长保卫人员 古迹介绍专家

路灯维修电话 蔬菜批发公司 汽车修理厂

财物保管员 环境保护组织 财产继承法

美中贸易发展协会 对外港口开放条例 生产过程控制系统

这些形式的基本结构是 宾语 动词 名词
。

其中的名词有双音节形式 如
“

方法
” ,

也有单音节形式

如
“

法
”

既可以是独用的 如
“

厂
” ,

也可以是不单用的 如
“

员
” 。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韵律对它们的严

格限制
。

首先
,

如果其中的仁动 宾 」是两个音节
,

只有 动 宾 名 」的形式合法
,

宾 动 名 」的格式

绝不能用
。

如

修车铺 加油站 理发店 碎纸机 割草机

榨汁机 钻山豹 写字台 售票员 赛马场
‘

车修铺
’

油加站
‘

发理店
‘

纸碎机
’

草割机
‘

汁榨机
‘

山钻豹
‘

字写台
‘

票售员
‘

马赛场

比较 和 中的例子
,

人们自然要问 为什么仁动 宾 名 中的双音节动宾形式不必
、

甚至不能倒置

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

因为多音节的动宾必须倒置
,

否则就不合法
。

请看

「收稿 」期 年 一。月 日 仁定稿 日期 〕 年 月 。 口
,

本文 初稿蒙蔡维天
、

冯 禹
、

胡文泽
、

刘乐
‘ 三 、

李竹青
、

陆丙甫
、

徐杰
、

张 洪明
、

朱永平 等提 出诸多宝 贵意见 和 建议
,

在此 谨致诚挚的谢意 当然
,

所遗漏误
,

概 由笔者 自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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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养军马方法
‘

保卫首长人员
’

介绍古迹行家
‘

维修路灯电话
‘

批发蔬菜总公司
‘

修理汽车厂

这里不仅仅是能否倒置的对立 —词法
,

重要的是音节多少的对立 —韵律
,

亦即 在上面的构词环境

里
,

两个音节的动宾绝不能倒置
,

而多音节的动宾不能不倒
。

显然
,

这种
“

音节数量影响组织次序
”

的现

象是一种典型的
“

韵律控制构词
”

的例证
。

韵律对 「宾语 动词 名词 」多音节构词形式的控制还可以

区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前置宾语不能是单音节
,

例如 第二
,

宾后动词不能是单音节
,

例如

第三
,

单音节动词带多音节宾语不能直接修饰名词
,

例如
。

‘

车修理厂
’

灯维修电话
‘

菜批发公司
‘

马饲养法
‘

纸粉碎机
‘

麦收割机
‘

汽车修厂
‘

路灯修电话
‘

汽油加站
’

废纸碎机
‘

野草割机
‘

车票售员
‘

养军马方法
‘

修汽车厂
‘

管财物人员
’

保环境组织
‘

害小麦机
“

修路灯电话

总而言之
,

韵律对 动 宾 名 〕的制约十分明显
,

这无疑为最近提出的汉语韵律构词学 冯胜利
, ,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同时也为韵律构词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

当然
,

上

述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

但只有在新的理论框架之内
,

它们才能变成新的证据
。

没有理论的材料很

难证明任何东西
。

不仅如此
,

上述为韵律所辖制的现象虽属事实
,

但如果不能从韵律的机制和规则上清

楚地说明它们何以必须如此
,

我们仍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本文即试从韵律构词的原则和系

统上
,

提出一种它们所以如此的理论分析
。

韵律构词学的相关原理

要解释上述构词形式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
,

必须首先了解韵律构词学的原理和运作
。

这里牵涉到

的基本概念首先是
“

词
”

和
“

语
”

的区别以及它们构造的韵律属性
。

我们知道
,

名 名 〕的形式是词汇而

不是短语
。

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

譬如

火车和汽车 二 火车 汽车

火和汽车 共火车 汽车

塑料的杯子和玻璃的杯子 塑料的杯子 玻璃的杯子

塑料和玻璃的杯子 二 塑料的杯子 玻璃的杯子

上举 和 的对立足以说明
“

火车
”

名 名 」与
“

塑料的杯子
”

名 的 十 名 」之间的结构的迥

然不同 前者是词汇形式 所以句法运作不能应用于其中的任何成分
,

后者属短语形式 所以其中的成

分可以接受句法的运作
。

据此
,

上述 和 中的例子
,

如
“

汽车修理厂
” 、 “

售票员
”

等
,

也属词汇形

式
,

因为我们不能把
“

轮船修理厂和汽车修理厂
”

说成
“

轮船和汽车修理厂
”

或者把
“

售票员和服务员
”

说

成
“

售票和服务员
” 。

就是说
,

它们不是短语而是词
。

因此
,

虽然
“

饲养军马
”

在构词里不合法
‘

饲养军

马方法
,

但是按短语的形式构成
“

饲养军马的方法
”

则文从字顺
。

可见构词与造语迥然有别
。

这是首先

要确定的第一点
。

第二点是一般词汇的音步属性
。

冯胜利 提出 汉语的构词音步从左边算起
,

叫作
“

右向音

步
” 。

反之
,

从右向左的音步为短语音步
,

叫作
“

左向音步
” 。

这种
“

构词 造语
”

与音步之间的关系简而言

之即
“

右向构词
、

左向为语
” 。

如果再把我们曾论证过的最小音步 双音节
,

不是双韵素 以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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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最小词和标准韵律词的概念引进来的话 冯胜利
, , ,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推出的

第一个结论就是 由左向音步构成的词
,

一般都不合法
。

下面 十 〕的非法词汇与 的合法短语之

间的对立
,

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

〔门

〔 」非法词汇 千 」合法短语
‘

皮工厂 皮革厂 读报纸
’

阅读报
’

金商店 五金店 清仓库
‘

清理仓
’

纸工厂 造纸厂 种果树
‘

种植树
‘

鞋商店 皮鞋店 浇花草
’

浇灌花
‘

钢公司 钢铁公司 购书报
‘

购买报
‘

砖建筑 砖瓦建筑 修路灯
‘

维修灯

名 名」是构词形式而 动 宾 是短语结构
。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名词性词汇不能用巨十 左向

音步 而厂动 宾〕型短语不能取 二右向音步
。

因此
, “

复印文件
”

一语
,

如说成 」左向 则为

动宾短语
“

印文件
”

如果说成 十 右向 则为复合名词
“

复印件
” 。

同理
, “

进口商品
”

左向为语 进

商品
,

右向则为词 进口商
。 “

管理人员
’,

也一样
“

管理员
”

右向是词
, “

管人员
”

左向是语
。

下文我们

将看到
,

这种
“

合成名词取右向音步
” ,

而
“

动宾组合为左向音步
”

的韵律要求
,

是造成动宾成分在 动

宾 名 形式中分布不同的根本原因
。

根据
“

右向构词
”

的要求
,

我们还可推出第二个结论
,

即 由最小音步 或标准韵律词 组成的双音节

形式
,

既可以是词
,

也可以是短语
。

因为对 最小音步 来说
,

不存在
“

左向
”

和
“

右向
”

的区别
,

故

可称之为
“

无向音步
” 。

道理很简单
,

无论左起还是右起
,

其结果都是
,

都是一个双音节标准音步
。

因此
,

」不构成
“

词 语
”

音步的区别
。

换言之
,

在双音节音步里面的

短语和词汇没有左向和右向的定性要求
。

标准音步在构词和短语中的这一属性直接带来一个令人惊喜

的意外收获一一既可以加深我们对汉语的认识
,

又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的理论
。

这就是所谓
“

离合词
”

的韵律条件
。

顾名思义
,

离合词是
“

可词可语
”

的句法形式
。

一个句法形式如果既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

语的话
,

根据
“

右向为词
、

左向成语
”

的限定
,

它只能取仁十 〕这种
“

无向音步
”

的形式
,

才有可能摆脱
“

左
” 、“

右
”

的限制
,

才有可能亦左亦右
,

或亦词亦语
。

事实正是如此
。

请看

无向音步 合 离

关心 关心他 你关什么心

负责 负责病房 我到底负什么责

有害 有害身体 这有什么害

左向音步 合 离

负责任
‘

负责任病房 负什么责任

有伤害
‘

有伤害身体 有什么伤害

研究汉语没有人不了解离合词
,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

大于双音步则不成离合词
”

因为它们根本无法
“

合
” ,

更不用说从理论上说明离合词的韵律条件了
。

根据上面的理论
,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

么离合的条件是双音
。

因为只有双音节音步可以
“

无向
” ,

因此才有可能不受
“

右向构词左向为语
”

的音

步限制 因此只有双音节的形式可词可语
。

简言之
,

只有双音可以无向
,

所以只有双音可离可合 —充

〔 〕 注 意
, “

小雨伞
” 、“

副经理
”一 类 合法词形与 「名 名 」不 同

,

详 见冯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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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离合词
。

仅仅
“

双音节形式可以充当离合词
”

这一点
,

就足以说明双音节形式在构词和造语上的两兼属性
。

根据音步分向的要求
,

这种
“

词 语
”

两属的性质可以直接导源于两个音节的组合无论左起或右起均无碍

音步合法实现的原理
。

下文我们将看到
, “

修车铺
”

一类词汇形式所以不能说成
“ ‘

车修铺
”

的原因
,

就在

于此
。

韵律构词机制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的韵律原理及其构造名词的属性和条件归纳如下

韵律构词法的基本原理

构词形式一律是左起音步 ”

动宾短语的音步组合均从右起 、

型的音节组合是无向音步
。

根据这些规则和原理
,

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
,

如为什么
“

汽车修理厂
”

可以说
,

但
“ ‘

修理汽车厂
”

就不能

说 为什么
“

修汽车
”

可以
,

而
“ ’

汽车修厂
”

就不行 以及为什么
“

修车铺
”

可说
,

但
“

车修铺
”

就拗口等现

象
,

不但均可迎刃而解
,

而且它们所以合法和非法的原因都将成为理论预测的必然结果
。

我们先看多音节 动 宾 名 」的非法形式
。

根据 中的原理和规则
,

宾动 名 形式如
“ ‘

饲养

军马方法
”

的音步组合是
“

〕
”

表示句法结构
“ ”

表示音步组合 箭头表示音步实现的方向

饲养 军马 方法 〕

喂之一
构词

根据前面的论证
, “

军马饲养方法
”

属构词形式
,

因此其中的音步组合必须一律
“

右向
”

参
。

然而
,

“

饲养军马
”

是动宾短语
,

根据 则必为左向音步
。

因此 中的
“

音步组向
”

是 中所列规则的必

然结果
。

然而
,

这种组向结构的结果却不合法
。

原因很简单 构词规则与短语规则彼此冲突
。

显然
,

中的例子是在一个新造名词的结构中掺进了非构词性音步 左向音步
,

其结果在
“

词汇的构造掺入了短

语运作
”

这点上
,

和
“ ‘

火和汽车
”

如果是
“

火车和汽车
”

的意思 的非法性完全一样
。

这也就是为什么
“ ‘

饲养军马方法
”

不能被接受的原因所在 —短语音步与词汇音步相互冲突
。

同理
, “ ‘

粉碎纸张机
”

也不合法
,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名词
,

那就必须采取构词形式 右向音步
。

然而
, “

粉碎纸张
”

是动宾形式
,

动宾短语音步必须左向
,

于是

粉碎 纸张」 机
【 行动宾短语音步组向

构词音步组向。

构词音步组向 , 一动宾短语音步组向

显然
,

构词法与造句法相互抵触
,

其不合法也是必然的
,

因为构词法中混入了造句法
。

就是说
,

右向构词

音步的组合对短语音步 包括短语结构 的排斥是极为严格的
。

其实这并不奇怪
,

著名的
“

词汇完整性
”

或
“

词汇自主假设
”

所要求的就是
“

句法不能影响词法的运作
” 。

如果说 一 。 中 动 宾 的音步方向与整体构词的音步组向正相反
,

因而不能成词的话
,

那么

其中的 动 十 宾 〕结构必须加以改造才能作为名词的构成成分
。

最直简的改造方式就是
“

取消宾语
” ,

于

是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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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 方法 、

、

—
一尸矛

右向音步

在 里
,

中的运作可以
“

畅行无阻
” ,

因此所得的结果自属合格产品
。

当然
,

如果宾语一定要出现的

话
,

那么根据构词音步必须左起的要求
,

它只有移到动词左边的附加位置上
、

沈阳等
,

亦即

军马 饲养 方法」

公丙著
产

墓芍活了藉立
不难看出

, “ ‘

饲养军马方法
”

所以非法而
“

军马饲养方法
”

所以合法
,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较为合

理的解释
。

不仅如此我们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
“

植树法
”

可以
,

但
“ ’

树植法
”

就非法的原因所在
。

如前所述
,

习型的音节组合是无向音步
。 “

植树
”

在句法上虽属动宾
,

但在音步的组向上则为无

值 或无向 因左右两可
,

因此在充当构词成分时不会与整体右向的词汇音步抵触相悖
。

〔 〕

亦即

植 树 法 」
、、

火之
一

了
右向音步

为什么
“ ’

树植法
”

不好呢 因为如果
“

植树法
”

已然满足整个系统的要求 或已被赋予
“

右向值
” ,

那么

倒置宾语的理由和动机便不复存在
。

无疑
,

没有促发因素的运作 前置宾语 将为整个系统所排斥
,

因

为
,

根据当前最简方案的理论
,

移位 是句法运作的
“

终极手段
”

,

因此
,

移位的原则是 能不移
,

则不移
。

这就要求
“

必有动机而后可移
”

的运作限制
。

由此可见
, “

植树法
”

的合法性及其缺乏易位动机的
“ ‘

树植法
” ,

都在上述理论的预定之中
。

〔“ 〕

根据上面的理论
,

如果
“ ’

种植树木法
”

必须通过移位而改造成
“

树木种植法
”

才能合法的话
,

那么
“ ‘

树种植法
”

似乎也可以通过宾语提前得到音步组合的整体
“

右向
” ,

从而满足名词构造的右向要求
。

譬如

树 种植 法

然而
,

如 所示
,

它们均为非法形式
。

为什么呢 不难看出
,

如果 宾 动 名 」是 动 宾 名 」中

宾语移位的结果的话
,

那么原型中的 动 宾」如不合法
,

则不可能派生出合法的 宾 动口
。

就是说
,

如

果
“ ’

种植树
”

本不存在
,

那么不可能有
“ ‘

树种植
”

的派生形式
。

事实正是如此
。

我们在 中看到
,

一

般的 十 〕动宾均不合法
,

因此移位产生的 皿动宾组合也不合法
。

比较
‘

阅读报
‘

清理仓
‘

种植树
‘

浇灌花

〔 〕 这也就是为 什么 只 有
“

无 向动宾
”

双 音 节如
“

关心
、

负责
”

等 可 以 成词 再 带宾语
,

而
“

左 向动宾
”

如
“

泡 蘑

菇
、

负责任
”

等 永远不能成词 不能再带宾语 的原因所在
。

〔 〕 “
报警器

”

是 「动宾 名 〕
,

如果倒置其中的动宾则变为巨名 名口
’‘

警报器
” 。

这也 可以 证明修饰名词 的双音 节

不能倒置
。

感谢刘乐 宁为本文提供的这 个例子
。

当然
,

我们 也发现如下 反例 耳挖勺
、

房管局
、

拨二弦法
、

观天 象法
、

反战争游行
、

破流星锤术 金庸 等等
。

然而
,

其中可能都有特殊 的原 因
。

譬如
, “
耳挖勺

”

或许是
“

耳挖
”

或
“
耳 挖子

”

式事

先己 然独立 成词 的缘故
“

房管局
”
可能是

“

房屋 管理局
”

的缩 语
。

此外
,

其 中有的不 一 定是动词
,

如
“
反 ⋯ ”

有 的则是 不

常说的 特殊行业语
,

如
“

拨二 弦法
、

观天象法
”

还有的是生造 拗 口 的组 合
,

如
“

破流星锤 术
”

金庸
。

总之
,

规律之外总

有反例
,

而其所 以 如此
,

则需 另题研究
。

感谢冯 禹
、

胡 文泽为本文提供的上述 反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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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阅读方案
‘

报阅读方案 读报方案

仓库清理规划
‘

仓清理规划 清仓规划

花卉浇灌季节
‘

花浇灌季节 浇花季节

树木种植方案
’

树种植方案 植树方案

从另一角度看
,

如果把 中的仁动宾〕拿出来组合成仁十习的动宾形式
,

也同样不合法
。

如
‘

维修灯
’

批发菜
‘

饲养马
‘

粉碎纸
‘

收割麦
‘

修理车

虽然其中个别的例子在特殊场合和条件下或许可以勉强接受
,
〔“ 〕但作为一般规则

,

它们是不合法的
。

如果一般的仁 〕动宾不合法
,

那么由此派生而来的仁 〕宾动也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根据
。

这就是

为什么
’

车修理厂
、 ‘

灯维修电话
、 ’

菜批发公司
、 ‘

马饲养法
、 ‘

纸粉碎机
、 ’

麦收割机 ⋯ ⋯等等
,

均不合

法的缘故
。

如果说
“

纸粉碎机
”

不合法是因为
“

粉碎纸
”

本来就不能说的话
,

那么为什么
“ ‘

汽车修厂
”

也不能接

受呢 我们可以说
“

修汽车
” ,

照理可以造出合法的
“

汽车修 〕
”

的形式而不违背右向的原则
,

亦即

‘ ’仁唤多 峰乡
一

为什么 不合法呢 我们认为
, “ ‘

汽车修厂
”

的不合法不是
“

汽车
”

不能前移
,

而是移动后
“

修
”

不能和
“

厂
”

组合的缘故
。

〔 〕宾语附加在一个本不能出现的动词之上
,

其结果自然不能接受
。

但这不是宾语

的问题
,

而是该动词自身与后接名词能否组合的问题
。

我们知道
,

四个音节的词汇
,

一般按照 自然音步

从左向右组合成词
,

以至于有的仁十 〕结构也改造成了 十
,

譬如

人类学十 会 。 人类 学会

语言学 十 会 语言 学会

历史学 会 、 历史 学会

显然
, “

人类学的学术会议
”

不等于
“

人类的学术会议
” ,

然而
,

右向的音步以及
“

学
”

和
“

会
”

的可组合性
,

使

得 的
“

人类学 会
”

变成了 的
“

人类 学会
” 。

就是说
,

假如汉语中的
“

修
”

和
“

厂
”

本身可以

组合的话 能否组合取决于词义选择
、

历史积因
、

风格色彩
、

及其他语用上的诸多因素
,

依 的音步

组合
,

前附的宾语未尝不可以出现
。

譬如

作文章 十 法 文章 作法

写广告 十 法、 广告 写法

造火药 法 火药 造法

制皮革 法、 皮革 制法

治失眠 法 失眠 治法

演电影 员 电影 演员

〔 〕 如
“

修理车
” 。

注意 可 以说的 〕动宾形式 中的动词 的第二个音节
,

一般都是轻声或弱读
,

如
“

喜欢钱
”

要么其中的宾语就是代词
。

如
“

维修它至少需要 ⋯ ⋯” 然而这些特征均不在构词 中出现
,

因此不构成这里分析的反例
。

〔 〕 从构词法上说
,

单音节动词完全可 以和单音名词构成复合词
,

如
“

铡 刀
、

锉 刀
、

炒勺
、

炒锅
、

补药
、

唱 机
、

导标
、

囚牢
”

等等 因此 无疑是汉语构词的合法模式
。

至 于为什么
“

铡 刀 ” 、 “

锉 刀 ”
可 以 说而

“

修厂
”

却不能的原 因
,

属于

词 汇组合搭配的问题
。

但因超出了本文讨论 的范围
,

恕不详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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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毛边 刀 、 毛边 切刀

锉硬木 刀 硬木 锉刀

换言之
, “ ‘

汽车修厂
”

的不合法不是韵律问题
,

而是词汇 或词义 搭配上 的语用问题
。

王 洪君

〔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最后一例
“

锉刀
” 。 “

锉
”

是单音节及物动词
,

如
“

你的锯齿该锉一锉了
”

它可以不带宾语直接修饰
“

刀
” ,

组成
“

锉刀
”

也可以带宾语组成
“

硬木锉刀
” 二 专锉硬木的刀

。

〔 〕可

见只要单音动词可以和名词搭配
,

就可以携带宾语
。

再如
“

旋
’,

是动词
,

我们可以说
“

旋水果皮
” ,

但因

为音步组向的矛盾而不能说
“

旋水果刀
” 。

可是
,

说成
“

水果旋刀
”

则未尝不可
。

虽属新创 同理
, “

刮皮

革的刀
”

可以说成
“

皮革刮刀
” “

刮生铁的刀
”

可以说成
“

生铁刮刀
” “

切 割毛边的刀
”

可以说成
“

毛边切

割刀
” “

钡甘草的刀
”

可以说成
“

甘草铡刀
”

等等
,

不一而足
。

可见
, “ ‘

汽车修厂
”

不能说
,

是
“

修厂
”

不能

说
,

不是这种格式不存在 而
“

修厂
”

不能说也不是 〕这种格式不存在
。

当然
,

为什么
“

修
”

和
“

厂
”

不

能搭配值得深人研究
,

但它和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
。

总之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宾 十 动 名皿的韵律构词现象均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

解决具体问题

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

而探讨理论原理才是我们的目的
。

根据我们 仁面的分析
,

不难看出
,

汉语构词上的

韵律
,

是音步而不是重音
。

汉语的构词韵律是音步而非重音

根据上文的分析和以往的研究
,

我们认为
,

汉语韵律构词法的本质是音步
,

而不是重音 端木
一

三

。

显而易见
,

在
“

纸张粉碎机
”

和
“

碎纸机
”

中
,

动宾的次序所以必须倒置与必不能倒的原因
,

不是动

词和宾语孰轻孰重的问题
,

而是由短语音步和构词音步以及
“

有向音步
”

和
“

无向音步
”

之间的矛盾与协

调的关系所致
。

我们曾强调汉语重音的作用
,

但那是它控制句法的功能
,

不属构词系统
。

冯胜利

重音不能解决
“

纸张粉碎机
”

和
“

碎纸机
”

之间的不同
,

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 如果宾语一律重于动

词
,

这无疑是对的 为什么只有
“

粉碎纸张
”

必须倒置为
“

纸张粉碎
”

而
“

碎纸
”

就不能倒置为
“

纸碎
”

呢

除非说
“

宾语重于动词
”

的规律在两个音节的动宾里不复生效
。

若果持此论
,

且不说理论上无法解释为

什么两个音节的动宾没有轻重之分
,

实践上也与事实不符
“

报仇
”

和
“

报酬
”

的区别正在于前者为 轻重 」

而后者是仁重轻 」如果说双音节动宾没有轻重
,

那么不仅
“

报仇
”

和
“

报酬
”

无法区别
,

类似于
“

将军
”

象

棋用语 和
“

将军
”

元帅 等最小区别对儿
,

也只有视而不见才能自圆其说
。

事实上
,

双

音节动宾 如
“

吃饭
、

打球
、

看报
、

写字
”

等 和所有的动宾形式一样
,

都是宾语为重
。

如果宾语都重
,

为什

么在构词时只有
“

粉碎纸张
”

里的宾语必须倒置
,

而
“

碎纸
”

里的宾语就必不能倒呢 至少有一点很清楚
,

倒置与否的原因不可能是重音的作用
,

因为动宾里面的宾语一律都
“

重
” 。

〔 〕

重音说不仅在
“

宾语倒置与否
”

的问题上捉襟见肘
,

在汉语韵律构词的其他方面也无能为力
。

譬如
“

加油站
、

理发铺
”

可以是左重
,

而
“

开玩笑
、

泡蘑菇
”

则都是右重
。

这完全符合坊间所谓
“

定中里定语重
,

〔 〕 就是说
,

为什么
“

修理
”
可 以 和

“
厂

”

组合而
“

修
”

或
“

理
”
则不可 的原因不是韵律结构的问题

,

而是语 义和语用 的

问题 然而不合法 的仁单 十 双 口形式
,

如
“ ‘

铡铁 刀
、 ’

锉钢 刀
、 ‘

炒铝勺
、 ’

炒铝锅
、 ’

补草药
、 ’

唱机 器
、

导标志
”

等
,

则属韵律问题
,

因为它们是左向音步的产物 —此
“

左 向为语而不 能造词
”

的又 一 铁
。

重 音说 见下 文 无法解 释为什

么
“
毛边割 刀 ”

可 以
,

但是
“ ‘

毛边割钢 刀 ”

就不行 的原 因所在
。

〔 〕 “

硬 木锉 刀 ”

有歧义 可以是
“

专门锉硬木刀 ”
也可解为

“

硬木做的锉 刀 ”

尽管可能性较小
。

然 而
“

木锉 刀 ”

则

不能解为
“

锉 木头 的 刀 ” ,

只能是
“

木头做的锉 刀 ” 。

这也证明了
“
硬 木锉 刀 ”

的合法性
,

因为不然的话无法解释
“
硬 木锉 刀 ”

和
“

木锉刀 ”
之间对立 的存在

。

〔 〕 除非宾语是隐性成分
,

但这 与构词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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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宾中宾语重
”

的重音设定
。

然而
,

事实是前者可以成词
,

而后者则绝不可能
。

换言之
,

重音不是汉语成

词与否的韵律标准
。

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双音节动宾和多音节动宾的对立
“

负责
”

是动宾
, “

负责任
”

也

是动宾
。

但是只有前者 最小音步的动宾 可以成词
,

后者 大于标准音步 则概不为词
,

参见例
。

毋

庸置疑
,

这不可能是重音的问题
,

因为没有理由说
“

负
”

的宾语不重 无论是
“

责
”

还是
“

责任
” ,

因此没有

理由说同样都重的宾语不能同样成词
。

退一步讲
,

即使强说双音节动宾的宾语不重
,

仍无法解释为什么
“

定语重
”

就可以成词 如
“

复印件
”

而
“

宾语重
”

就不能成词 如
“

印文件
” 。

可见成词与否
,

不关重音
。

对我们来说
,

这并不奇怪
,

因为事实上
,

是音步的组向 左向动宾和右向定中 以及组合的大小 双音节动

宾和三音节动宾 控制着成词与否的
“

中枢机关
” 。

由此而言
,

汉语构词的韵律现象只能在汉语韵律构词

学的领域中得到解释
,

而不属音系学中词汇重音的问题
。

结语

本文试图通过韵律构词学中的原理和规则来分析解决汉语构词中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具体问题
。

我们首先从
“

词 语
”

的区别以及它们构造的韵律属性上重申
“

右向造词
、

左向为语
”

的基本原理 继此提

出
“

无向音步
”

的新概念
,

从而形成一个由
“

左向
” 、“

无向
” 、 “

右向
”

三种音步组向构成的独立体系
。

据此
,

词一词 语一语 三者在
“

音步的大小
”

和
“

组向的不同
”

上
,

得到了统一的解释
。

这一理论直接揭示出
“ ’

修理汽车厂
”

不能说的原因所在 —构词音步的组向和动宾音步的组向相互矛盾
,

因此只有打破动

宾短语结构
,

组成
“

汽车修理厂
”

才可以接受
。

其次
,

因为
“

修车铺
”

里的动宾属于无向音步
,

所以这种格

式极为能产 同时
,

因为这里双音节动宾已然满足了构词系统的要求
,

宾语因此而失去了
“

必须倒置
”

的

运作根据
,

再强行倒置
‘

车修铺 则必不能接受
。

再次
, “

纸粉碎机
”

不能说因为它的原型
“ ’

粉碎纸
”

本

身就不能说 —没有原型则无所谓派生
。

最后
, “ ‘

汽车修厂
”

所以不好不是因为这种格式不合法
,

而

是由其中 与 能否兼容的词义搭配所致
。

本文的研究同时也说明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之间的相互作用
。

如果说
“ ‘

讲科学中南海
”

是韵律构

词对韵律句法的制约
,

冯胜利 那么
“ ‘

灯维修公司
”

则是韵律句法对韵律构词的影响
。

前者说明

句法运作无论怎样合法
,

如牵涉构词但却不合其最小词的要求
,

其结果也不能接受 后者表明构词运作

无论怎样合理
,

若涉及短语而不符其普通重音的要求
,

其结果同样不合规格
。

二者途虽殊而旨同归
、

彼

此相依而又互异
。

因此
,

我们不但要辨别韵律构词学和音系学的不同
,

同时也要把握韵律句法学和韵律

构词学的区别
,

如此才能进而发掘它们各自的特质及其交互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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